
2025年 8月 28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黄煌 版式编辑 吴广

06

湘韵 投稿邮箱：1922513499@qq.com
主编：曹辉 执行主编：易禹琳

欣闻旱西门东侧西直街修葺一新，也

许是缘于心底对旧居割舍不断的挂念，我

又一次回到这里，感受旱西门这一片古街

古巷一石一木、一砖一瓦的温情，追溯那些

被岁月遗忘的城南旧事。

我所在的武冈市是位于湘西南一隅的

历史古城。始建于宋代的古城墙，由清一色

的长条形巨石垒砌而成，有东门、老南门、

水西门、旱西门四座石城门，固若金汤。经

岁月的涤荡，城墙现存无几，只有四座石城

门保存完好，见证着千年古城的风云变幻。

我家的老宅就坐落在离旱西门不远的庆丰

巷里。

走近旱西门，与我同来的妹妹神情兴

奋起来，一个劲地搜寻记忆里最为深刻的

店铺名称，叨念最多的还是铁匠铺和豆腐

坊。记得在这一段街面上有好几家铁匠铺：

夫妻搭档的、父子搭档的、师徒搭档的。那

时奶奶领着我与妹妹，来得最多的是那家

父子搭档的铺子，奶奶说，这家人的手艺是

家传的，打出的铁器用具出了名的好。因此

我们总是在那家铁铺购买或修补家用铁

具。

每次来到铁匠铺，奶奶要么是盯着那

些已经打好的家用铁器精挑细选，要么是

督促师傅将铁器打造成她想要的形状。而

我与妹妹则好奇炉火拉得呼呼响的风箱，

或惊讶捶打铁器时迸溅的火花，感叹这些

师傅们汗流浃背的辛劳。最好奇的是看隔

壁那家打铁的女人，她抡大锤时手臂那样

有劲，腰杆扭得那样灵活。如今这里物是人

非，街道两边的店铺已不存在，只有这些房

子还不曾挪动，斑驳的木板屋显得老态龙

钟。值得欣慰的是，旱西门沧桑的容颜，仍

是那样淡定从容，精神十足。站在拱形的城

门旁，我虔诚地仰视城墙上坚硬厚重的青

石块，千年来就是它们用坚实的胸膛为这

里挡风御寒保平安，温暖庇护着生活在这

片热土上的每个人。我感慨的还有那些葱

郁的野草、藤蔓，它们将根深扎在石缝里，

与石墙血脉相连，生死相依，冬去春来，生

生不息。

信步来到不远处临街的一个档口前，

妹妹说：“姐，这里面就是我们常说的同春

当。”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我停下脚步仔

细辨认。虽然我曾在这里不知穿梭过许多

回，事隔多年，我还是有些认不出了。记得

我家祖屋与同春当仅一墙之隔，早年间，听

我本家满爷爷说，屋主姓李，曾为晚清高

官，叶落归根后就在这里安家落户。人们传

言，当时李姓主人衣锦还乡时，黄金白银须

用马车拉，高档的家当震惊全城。他家在旱

西门东端西直街修建的铺面东起庆丰巷，

西至城墙根，占据了西直街上段的半边街。

他还在店铺的中间地段，开设了城内最大

的典当行——同春当，其时生意兴隆，财源

滚滚。满爷爷说，有一年李姓主人大寿，大

宴宾客，前来贺寿的客人不论贵贱，不分亲

疏，只要给寿主作揖，就可到指定的酒店包

吃包住，一时间门庭若市。冠盖如云，贺寿

时间长达一月之久。那时同春当雄厚的经

济实力，支撑了旱西门这一段街道的繁荣

昌盛，声名远播。

今天的同春当，成了旱西门居委会的

办公场所。进入一条不深的巷口，同春当就

到了。大门是一座造型别致的石门，门楣雕

龙刻凤，两侧门框刻有连续的“卍”字形图

案，古朴素雅。穿过石门，可见同春当陈旧

的木板楼修缮一新，而又“修旧如旧”。过道

二楼的中堂上，巨大的网格窗棂中，一个繁

体行书“当”字镶嵌其中，引人注目。一楼过

道中间四只粗大的圆柱，支撑着两边上、下

楼房的廊檐，两边各有一个四方天井，天井

内分别建有一个精巧的蓄水池，寓意着生

意人家财不外流的愿望，池中的清水也可

作防火用途。上下两层楼间的回廊，使两边

店铺间间相连，上下相通；房板门窗雕刻着

各种各样的花鸟图案，栩栩如生。铺面一侧

有一古典式的扇形门，通向用来小憩的花

园，花园内砌有假山、盆景，格局雅致。由此

可以看出当年主人的财力之厚，修养之深，

也能猜想到当时当铺生意之兴隆。

走进同春当的最里面，是一栋陈旧的

简易居民房，居民房前的水泥地面上，一口

水井蓦然映入眼帘。妹妹对我说：“姐，这就

是我们曾经挑水的地方呀。”哦，难怪这么

眼熟呢。此时这里寂静无声，只有这口水井

孤寂地静坐在空坪里，就如那些在屋檐下

晒太阳的老人，默然地打发余生。俯视井

内，井水清澈见底，一只被人遗弃的水桶，

静躺在壁上长满青苔的深井里，任凭井水

侵蚀它坚硬的躯壳。抚摸厚实斑驳的井缘，

理顺石纹光溜的脉络，几十年前，水井边人

声喧嚣的情景又浮现出来。那时来这口水

井挑水的、洗衣的、洗菜的人川流不息，一

天到晚，歌声、笑声、水桶的碰撞声响个不

停，热闹非凡。

走出同春当的门口，我们遇到了一位

从外面回来的老人，得知我们在了解关于

同春当前世今生的故事，欣然对我们介绍

起了他所知道的点滴，并热情推荐我们去

同春当隔壁的院子看看。与同春当相邻的

这一排街铺，虽为同一个主人所建，临街却

有几条进入内院的石门，每扇石门的大小，

比普通房门大不了多少，这也许是源于主

人不浪费街铺的考虑吧。只见隔壁这扇不

大的石门上，已挂上了城市文物保护的牌

子，显然这里已被定为古城古迹。

从石门进入内院，竟又是另一番天地，

里面是一栋呈“回”字形结构的二层木制四

合院，院中有一个面积不小的四方天井，天

井的地面铺着刻有条纹状的青石板。木楼

高大气派，房檐楼阁各处依旧雕梁画栋，楼

柱粗大结实，虽经上百年风雨侵蚀，那斑驳

的大红漆仍能彰显昔日的富贵，在阳光的

映衬下富丽堂皇。站在外面的街铺前，很难

让人想象，里面竟隐藏着这么大的一个院

子。老人介绍说，这栋院子原本就是李姓主

人的住屋，现已几易其主。

与庆丰巷相对的一条小巷——龚家

巷，也是旱西门一带著名的一条老巷，龚家

院就坐落在这条小巷里。行走巷中，我们遇

到了一对老年夫妇，他们也是来龚家院怀

旧的，我们由此结伴前行。从他们口里得

知，原来龚家院是清末年间一位龚姓城步

人所建。院子主人曾两代担任朝廷武官，为

朝廷立下汗马功劳，加官晋爵一路高升，回

归故里时落户旱西门，并修建了规模宏大

的龚家院，占地面积十余亩。据说那时他们

家的真金白银，多得要用扮禾的福桶才能

载下。龚家与对面同春当的主人有姻亲关

系，一同平分旱西门繁荣秋色。

龚家大院三进两院，每座正屋两侧建

有厢房，院墙泥塑瑞兽，檐枋龙头高昂，房

梁窗棂雕花刻兽，屋柱石墩雕花凿草。院前

有四口水塘，塘中养了鱼，种了藕；院子北

侧拥有稻田数亩，院后种了大片蔬菜；家中

有好几个长工。主人乐善好施，时常接济他

人。新中国成立后龚家院子曾被改做伞厂、

饮料厂、笔杆厂。在我的印象中，作为笔杆

厂的时间最长，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我还

看到过成捆的毛竹在这里加工成形。今天

龚家院子整体样貌尚存，仍能感受到院子

昔日的气派。

从龚家院出来，日已西斜，我不由自主

地来到承载我家祖屋上百年的庆丰巷前，

一种温馨油然而生，带着这份情感，我又一

次走进小巷深处。

第一次见到重阳木是在

南岳大庙。

在 文 昌 殿 前 右 侧 耸 立

3 棵古树，笔直笔直，其干像

圆柱，直耸云天。初看光滑，

细看有细纹，开枝高，冠如华

盖。在诸多古树中，它们鹤立

鸡群似的挺拔，像威武的哨

兵守护着这座宏伟的大庙。

走近看那斑驳的树牌，显示

为重阳木，属于国家二级保

护植物。树龄 144 年，那就是

始自 1880 年，也就是清末光

绪六年。

在圣帝殿前院左侧也有

两棵重阳木，树龄也是 144年。

清光绪五年（1879年），湖南巡

抚王文韶聘请李元度到南岳

主持重修南岳庙，历时 3年，将

被大火烧毁的大庙正殿重修

一新。翌年，植树绿化南岳大

庙 ，其 中 就 有 5 棵 重 阳 木 、

5 棵侧柏、25棵圆柏，这些珍贵

树木现在已长成参天大树。

我第一次画古树是在南岳大庙。

那是 2008 年 5 月一个天清气朗的日子，我

来到南岳衡山写生，重点是画古树，因为是中国

美院进修时布置的课题。我的课题《湘地古树

谱》，要求写生 100 幅湘地古树。

走进南岳大庙，只见人头攒动，香烟缭绕。

郁郁葱葱的古树，默默无闻地守护着这座千年

大庙。我随着人群虔诚地拜谒，然后观察了一

圈，最终选择先画熟悉的树。

要说最熟悉的古树，莫过于香樟树。香樟树

在南方到处可见，南岳大庙的古樟树也是主要

的古树类别，特别引人注目的有两棵，皆在东八

观的玄苑里。一棵是南岳大庙树龄最长的古香

樟树，树龄长达 683 年，主干已空心，一大块树

皮已脱落，形成一个很大的洞。整个树的下部已

倾斜，全靠一个树桩支撑，奇怪的是树的上部仍

枝叶繁茂，给人一种脱胎换骨的印象，更像一位

饱经风霜历经磨难的老者。从写生角度看，此树

造型独特，极易入画。于是，我怀着敬意，很虔诚

地画下了这棵古樟树，也是我湘地古树谱中第

一棵树。

另一棵古樟树龄已有 400 多年，树干特别

大，几人合抱才能抱住。而且树干坚实，没有空

心，可树冠已全部碳化，猜想应该是雷电所击造

成的。但树的中间段枝叶繁茂，充满着勃勃生

机。我把这棵树画了下来，很入画，效果还不错。

那次写生以后，总觉意犹未尽，老是惦记着

南岳大庙里的古树，想去做一次全面观察了解。

而每次总来去匆匆，没有充裕的时间做全方位

的了解。

今年 3 月底的一天，久雨后天晴，空气格外

新鲜。我与妻子来到南岳大庙，拜谒一圈，接着

全方位观察大庙里的古树。上千棵大树分布在

中轴六进区间，以及东八观、西八寺区间，挂牌

保护的就有两百多棵。妻子一棵一棵对着树牌

逐一登记，我则拍照与写生。其间惊奇地发现，

珍贵树种特别多，至少 20 多种，有香樟、侧柏、

圆柏、重阳木、柞木、椤木石楠、枸骨冬青、飞蛾

槭等珍贵古树。

大庙御碑亭院内，有 10 多棵古柞木，树龄

最短的 154 年，最长的已有 244 年。柞木是国家

二级保护植物，国家珍稀硬木树种。它树干高

大，树皮棕灰色，表面粗糙，叶子大而深绿，花朵

虽小但精致，果实则是黑色的球形小球。除了观

赏价值，柞木还有药用价值。

大庙御碑亭院内有两种槭树，一种是飞蛾

槭，另一种是樟叶槭，树龄同为 164年。文昌殿前

也有两棵槭树，品种不同，树龄也是 164年。这四

棵槭树为同时栽植的。槭树因其独特的秋叶颜色

而备受赞誉。其树秋叶可以逐渐变为红色或黄

色，还有青色和紫色，极具观赏性。因此，它常被用

作庇荫树、行道树或风景园林中的伴生树，增加

秋景色彩之美。

椤木石楠属国家三级保护野生植物，可观

性非常强，有“千年红”之称。文昌殿前就有 3 棵

椤木石楠，树龄 244年。此树枝繁叶茂，早春嫩叶

绛红，初夏白花点点，秋末果实累累，艳丽夺目。

文昌殿前往东八观门边，有一株柞木与圆柏

连根树，树龄皆为 154年，象征着释道融合，是一

个奇特的存在。还有一棵 240多年树龄的香樟树，

生长出3种其他植物，包括水桐、桎木和青藤。

正殿门前右侧一棵古圆柏，树龄应在 500年

以上，历经 6 次火灾，现只剩下主干，没有枝叶，

却仍然顽强地屹立在广场上，令人肃然起敬。

如此多的珍贵古树，让我大开眼界。更叹服

历经多次战火及天灾，大庙古树仍然绿树成荫，

掩映并守护着这座南国故宫。

初夏晴好天气，我来浏阳周洛大峡谷寻访

捞刀河的源头。半日小游，登临石柱峰，奇峰耸

立，溪瀑流泉，十分壮观。

捞刀河为湘江一级支流，原名涝塘河，因传

说关羽战长沙时在这里落刀，继而捞刀，遂改名

捞刀河。捞刀河源头的周洛大峡谷，位于长沙、

浏阳和平江交界处的社港镇周洛村。

进入浏阳后，沿途都是山野，走简易公路，

沿溪而上，正是枇杷成熟的季节，农家屋舍旁不

时露出一树金灿灿的小果。终于到达龙潭村，村

口耸立的一块竖石上刻着“龙潭”二字。走过一

座古朴的石桥，我们走进桥边一家农家餐馆，坐

在木桌前就能听到溪水流响，且声音洪亮。餐馆

由一对中年夫妇打理。菜很新鲜，有自种的青

菜、散养在山中的黑鸡，大头鱼虽非来自溪中，

却已养在源头溪水中数日，得到溪水滋养。女主

人说，这条溪或许叫龙潭溪，在周洛大峡谷，很

多小溪都是无名的。我走到溪边，坐在大石上，

溪水无比清澈，一股清凉的溪水流过我的脚边，

让人赏心悦目，暑气顿消。一顿美味的中餐后，

我们往龙潭景区走，寻找周洛大峡谷。

顺着溪水往上，我找到了与源头相关的两

座瀑布——天线瀑布与鸳鸯瀑布。山门前修了

一座拦水坝，巨幅水帘似的瀑布从水坝上直泻

下来。瀑布落差大约有百米，宽也有一百多米。

周围山翠溪白，水雾蒸腾，鸟鸣溪唱，十分秀美。

大坝上还建了一座木头风雨桥，商贩在桥上叫

卖当地特产。大坝蓄水而成的这座小湖叫天鹅

湖，有人称之为情人湖。顺台阶而下，我坐上了

一艘画舫。去周洛大峡谷先要坐十几分钟的游

船。两岸青山倒映湖中，下船处是一片浅滩，源

源不绝的溪水从山中流泻下来，汇入湖中，浅处

清澈见底，深处汪着一潭碧青，溪水从水坝往下

流入捞刀河中。

沿溪上行，一路溪水潺潺，山为碧翠，水是

清白，石呈苍黛。走不远，遇到一个浅潭，潭水清

澈见底，水中鹅卵石清晰可见，抬头看见一块巨

大的椭圆形石头立在潭边，刻着“捞刀河源头”

五个红字。浅潭往上，不远处的溪水中还有一块

巨石，苍青大石日夜接受水的激打，石头上刻有

“磐石”。这里就是官方认定的捞刀河源头。

我曾在湘江正源的蓝山天狗岭静卧，感受

岭上一股股泉水飞珠溅玉般落泻下来。捞刀河

虽然汇入湘江，但也有自己最初的源出地。我继

续沿石阶攀登，耳畔是潺潺流水声，似大自然在

轻声吟唱。低头下望，峡谷之水澄澈得令人惊

叹，没有一丝杂质。水底的鹅卵石、摇曳的水草、

穿梭的小鱼，皆清晰可见，仿佛一幅立体的画

卷。沿途不时有水流从布满青苔的岩石上倾泻

而下，形成细密的水帘，水花四溅，在阳光的映

照下闪烁着点点银光。

寻着幽暗的石径向峡谷高处疾走，沿途是

高耸垂直的山壁，还有悬崖，上依林海、下依溪

水。当我气喘吁吁登上山顶，忽然一道瀑布挂在

眼帘，它仿佛是从极高的山顶飞落下来，落到下

面的深潭里，如天下落下银河，飞珠溅玉，无比

清凉，极其秀美。

离开天线瀑布后，我往山深处行走，到达鸳

鸯瀑布，一上一下，两重瀑布如相依的情人，流

动在山间，万年初衷不改。传说周洛大峡谷是

有情有义，生长爱的灵山圣地。这里的情人湖

是嫦娥奔月后，思念后羿，相思成灾的泪水滴

落人间而形成的；巨型磐石，是后羿在此遥望

明月，思念嫦娥时，手上戒指不小心落地化为

磐石。当地人口口相传新婚夫妇到此一拜，便

可永结同心，百年好合。天线瀑布，则是月老赏

月品桂定姻缘的地方，月老见其有山有桂有明

月，唯缺水，于是仙指一挥，手中红线化成一道

瀑布。

我回到大峡谷中，不期然走进野桂花谷。沿

溪两岸约 1 公里的山坡长有 1026 株野桂花树，

这片桂花树群是中国首次发现的野生桂花树

群，金秋来临必定香飘十里。友人们坐在溪畔的

大石上饮一杯绿茶，而我蹲在溪边，把手伸进溪

水中，感受源头之泉轻吻我的掌心。初夏野桂花

还未曾开放，暮色降临时，它们在水畔摇动着碧

绿的手掌，仿佛在欢送我们离开这座清秀峻美

的源头峡谷。

六月六日，是侗家人世代相传的佳节。每

逢此日，寨子里的人们纷纷将三亲六戚邀约

拢来，聚在一起喝些小酒，唱起悠悠侗歌。这

般习俗如何起源，寨中老人亦讲不分明。但尝

新物、晒家谱、赶坳场这些固定活动，如同溪

流渗入石缝般浸润到了祖辈的骨骼，又流进

我们的血脉之中。于我老家，最盛大的便是晒

家谱。

寨里人讲，六月六晒家谱，缘起于《西游

记》里唐僧晒经的故事。另一说：宋真宗赵恒

曾得天赐一卷书，珍重秘藏。为避霉蛀之患，

每年六月初六，必将此宝捧出曝晒。此后读书

人纷纷仿效，是日亦摊开书卷画轴，任阳光亲

吻抚摸。于是民间亦将家谱请出，恭敬承托于

日光之下。老话道：“六月六，人晒衣裳龙晒

袍”“六月六，家家晒红绿”。炎阳似火，阳气鼎

盛，此日晾晒，便可驱除晦暗虫蛀，护佑一族

老小平顺安宁。

忆起儿时，每逢此日，父亲必先点燃三炷

檀香，袅袅轻烟如溪水般在堂屋中流淌。而后

净手，那皂香便如一种无形印记，渗入他掌心

的纹路里。待他小心翼翼捧出那套线装老谱，

金黄绸缎包裹着，像一捧沉睡的旧日光阴。父

亲神情凝重，眼神专注，仿佛捧着的不是纸

册，而是整个家族飘荡的灵魂。我年幼好奇，

忍不住伸手去摸那微黄的纸页，父亲轻轻拂

开我的手，那动作里含着不可触碰的庄严。他

躬身如作揖，将家谱一本一本虔诚铺展在院

中青石板上。几十本家谱摊晒于骄阳之下，父

亲便静坐一旁守候。蝉声嘶鸣，光阴寸寸移

动，直至日影西斜，他才一本本收拢，待纸页

凉透，方郑重放回樟木谱箱，再仔细撒入几粒

樟脑丸——那清冽气味，仿佛为泛黄的往事

又添一层护持。

父亲去后，这套老谱便传到我手中。年复

一年，每逢六月六，我亦学着父亲模样，净手

焚香，从箱中请出那些厚重的册页。阳光澄

澈，照得纸页上墨痕愈发清晰，字字句句，皆

是血脉来路。摊开它们，如同展开一条归乡的

密径——不仅为祛除南国潮气，更是一种无

声的展示与传承，凝聚宗亲，感念先人，叫子

孙后辈辨识自己姓氏的源头与分量。

一册家谱，便是一部微缩的家族信史。它

明辨源流，正定长幼序列，区分亲疏远近。重温

其间家规祖训，仿佛先祖目光穿透纸背，仍在

叮咛我们持守为人的规矩与体面。晒谱之日，

亦是晒一族之精神，聚四海之亲情。年轻人翻

阅这些纸页，可窥见家族迁徙流转的足迹，祖

先筚路蓝缕的事迹，血脉的纽带便在无声阅读

中悄然系紧。所谓“我是谁？从何处来？向何处

去？”这古老叩问，在泛黄纸页的纹路里，寻得

一份温厚确凿的回响。

晒谱之仪，还是一场与逝者无声的对谈。

家谱文字素朴，并无跌宕情节，亦鲜有煽情故

事。然而，当我指尖滑过那些陌生而又熟悉的

名字，心弦却被无形拨动，荡气回肠之际，热

泪竟悄然而至——这牵动记忆的独特感受，

唯有亲历者方能体会。

今年恰逢闰六月，天赐双倍的曝晒时节。

阳光慷慨，蝉鸣如织，正是请出家谱与日光晤

对的好辰光。您不妨也将那尘封的谱箱打开，

把沉睡的册页轻轻摊晒在庭院之中。日光之

下，便是今人与古者在时间长河两岸，交换着

彼此知晓的深长凝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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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人在南岳大庙景区参观。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持 摄

浏阳市周洛大峡谷下游溪流中，游客摆起

桌椅，一边乘凉一边惬意地享用晚餐。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勇 摄


